“戏台为法摆”
王一

【正见网】3月份从日内瓦回来以后，本来感到大魔头来德国还有14天时间向各个将被邪恶污染的城市讲真相，一个偶然的电话问了科隆的学员是否可留宿。才知道她复活节前就度假，马上意识到旧势力在时间上又打了个马虎眼，实际刨去两个周末和复活节只有六天时间了。但中国人不过德国人的节日你就觉得还早呢，马上我去了科隆和杜塞尔多夫，这两个城市是大魔头原计划污染的城市。 

我开了九个小时车到了科隆。因为市政厅下午不上班，我决定不去熟人那里过夜，这六天每天下午找市政厅，找到后进入在车上不吃不喝状态学法、过夜，这样可以整夜不必找厕所。第二天早上七点再到市政厅洗漱。八点开始拜访第一市长和新闻处。这样省下很多时间学法，也不必占用上午工作时间去找路问路、赶时间。虽然后来大魔头改变日程，不去这两个城市了，我却不觉得那两天正法修炼是虚度的。过程中我在加油站遇到了中国旅游团；在找媒体的途中路过科隆大教堂时碰到了些国内刚来的学生。在杜塞尔多夫市，市政府新闻处提醒我这事儿找州长最管用，因为他必须迎送这种级别的来访。他还为我画了图，给了我当地媒体清单，这清单还专门免费赠送我，对别人是要钱的，他表示要到大法网页学功和了解详细的法轮功其他信息。他还问杜塞尔多夫有没有炼功的地方。 

尤其是走向州府、市府的那段路，一股正念油然而升，“戏台为法摆”我想到的就这一句话。 

面前这一切，谁知道呢，没准儿这大厦、这里的生命都是为我今天讲真相而在久远前就安排好的修我的配角和戏台呢。每当我走近一个大厦，我想到的就是在江xx到来之前让他们知道江xx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主角，他们是配角，这样一想，仿佛那大厦是为我盖，复印机是为我备的，因为我是大法弟子：“戏台为法摆”、“法正乾坤、邪恶全灭”这三句是我那几天的法宝，默念着她，我能乐呵呵的不必预约直入我要谈的主题，而且每个话题和导向必由我主控，市政厅、报社和警察局，我每到一处都是告诉他们我要见第一市长、我要见报社总编、我要见警察局长。他们都问：你有预约吗？必须提前一周预约才行啊。我说：没有时间了，这是紧急情况，下一周中国的江xx要访问你们这里，我就是为这事儿开车9个小时，夜里睡在车里，就是要来告诉您它是怎样迫害信仰自由的，他是怎样一个暴君，然后我送给他们一本英语《见证》，每页用几句话介绍里面的图片，问他们如果想留一份大赦组织呼吁制止江xx开枪令的公开信，您可以复印，我只有一份原件，他们都是马上复印。个别时候虽然没见到第一号头头，但接待者也听了真相，也许诺转交。很多时候，几个同屋的人也停下手中的活儿过来听我讲，这不是意义更大？ 

这两天做下来，感到自从去年10月份，正法修炼转向救可贵的中国人后，自己认为：这明慧已说明的，这关系到整个正法进程，那么我就放弃了一切重新组队长途步行找政界媒界讲真相的打算，几乎不再做任何一级政府了，而从去年10月到现在总有事情“偶然”和“自然而然”地告诉我找政界、媒界和警界众生是何等的不可忽视。 

媒界对法轮功真相了解了才会在报上作出公正的评说，我们不控制文字跳跃到纸上，旧势力就会控制文字这种物质跳到报上放毒。 

有时候回想起来真感觉一停下来长途步行自己就停下向各界讲真相。到头来，自己碰到的中国人反到更少了。而每次出去步行时找各界讲真相的途中或在市政府总能碰到中国代表团，他们要么参观、要么拍照留念。虽然来不及思考这其中的关系，但那时总是感觉是师父安排华人尽量碰到大法弟子。好象是我为了救可贵的中国人而停止了向各级政府讲真相时，我反倒失去了与中国代表团面对面的机会。虽然其中去了几个博览会，但总觉得缺点儿什么。直到这次听说大魔头要去第一期公布的参观点，西门子总部，大众汽车总部、奔驰汽车总部，我才心中大叫一声“工商界！”原来是魔头死死维系的命脉，意义全在此。去年12月底我们就知道做工商界重要，但我没有做德国工商界，知道重要，但不知道如此重要，看看，凡事儿没有偶然的，你不去，大魔头就直冲而去，这不也是旧势力安排的吗？旧势力和魔头迫害大法弟子的能量靠什么补充，不就是靠工商界的财源吗？德国工商界也是影响中国合作伙伴和姐妹城市市政府的重要一环。 

假如我们在大魔头来之前透过媒体透过报章这些为大法而铺垫的人类文字、影视声像按照人间戏台的主角的指挥来讲真相，媒体不就影响了工商界吗，要知道大众汽车总部的门卫再严禁拜访，那总裁也不能不读当地的报纸啊，这一次真的切身意识到了向工商界讲真相的重要时，同时也感觉到了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 

四天走完5个城市 

当我向科隆、杜塞尔多夫市讲完真相后，得知魔头放毒的城市日程又变了，于是复活节5天一过马上去哥斯拉、沃夫斯堡、汉诺威、德累斯顿、麦森，这之前我均与有关学员约好，没人去，我才去。过程中也和有关学员信息交流。 

我想，我可能讲真相状态最好、没有人的观念、发挥最好的城市就是沃夫斯堡市，当地第一大报大副彩照报道了公正的法轮功真相。题目是：江xx是个杀人犯，一个中国女士要在江来访大众汽车总部市举出“真善忍”横幅。报道大意是：“江xx最怕这三个字，最恨这这三个字，江xx以其暴政的特长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一位中国女士以极大的勇气去年长途步行，今天又来到这里告诉人们这一切……”等等，整个报道不象以前那样用记者的话，不用我们的话，这次却是全用我的话，还加了以“极大的勇气”，还选用了英语《见证》上一幅证明天安门警察拖打炼第五套功法学员的照片。 

第二天我如约去警察局，第一把手和一个便衣早已拿着报纸和印着我彩色照片的报道微笑着等候着了，我告诉他们我不断引用的五个例子，每个人都有权了解真相，知道真相后，你们怎么做，那是你们自己决定，在中国这位下星期要访问本市的暴君指使警察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他们用车条插入男学员的阴茎；他们用刀子插入学员的肛门搅动：他们用大粪水灌入绝食学员的口内，外加王丽萱和马三家18个女学员的惨案。他们做得，我为什么说不得。他们听了都感到震惊。我说：就是因为法轮功学员信“真善忍”，不放弃信仰。谁说不炼了，不信了，马上放人;谁坚信，得到的就是这些迫害。谁说真话就往死里打，打死算自杀，这就是中国。 

德国警察强调了他们的规定，我说，你们不了解法轮功学员，他们信奉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全世界的警察都说：这是最好合作的示威团体，与法轮功学员合作，警察最省心。最后他们给了我名片，让我有事找一把手联系。复印了大赦组织的信，为我复印了当天报纸。后来我才知道，911后警察批准任何事都要见到人，面谈后再定。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唯一的一个警察局事先内部作出决定，在没收横幅后的第二天中午即归还横幅给学员(因为魔头的要求，警察局必须没收所有的横幅)。 

七个城市的政界、媒界和警界人们都了知道江泽民是一个独裁暴君 

这是我这次7城市讲真相之行听到的最多的市民和官员的话。同时我也看到许多人非常愿意听这个马上来访者在自己国家干了什么坏事儿。这时来讲真相他们非常支持，许多部门提供了很多信息。 

正法不是常人迫害人后的谈判 

事实证明某些讲真相的场合，不必很多人去谈，很紧张，那反而谈不好，讲不清，要用慈悲打动人，就真是时时为救众生想办法而着急。用真心打动人最好是一个人，一个女士单独往那儿一站，就更能静静地善解一切紧张场面，这善的力量是难以想象的出奇制胜。 

找政府讲真相是不可在救中国人时忽视的 

其实这都是事后悟到的，这一周修到这儿之前真的还没意识到，在救可贵的中国人的同时，我们尤其是我自己忽视了找德国各界政府，而当认识到这一点时，早已是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也许这就是修炼的真正的苦，当你知道那件事应该怎么做更好时，那件事已经不会再有了，只能是把它写出告诉别人，提大家一个醒，告诫自己，以后做得更好。这就是修。这个过程比结果更能使自己感到学法的重要与严肃，体会到宇宙大法的威力和大法弟子是人间戏台的主角感。 

沃夫斯堡市讲真相是无求而自得最实在的一次，接下来的好象每到一个城市向媒体讲真相时，都是多了点儿人念，一定要沃夫斯堡市报道的媒体效应再现，后来就再没出现媒体欢迎采访的场面。我感到，人的念一出来，那事儿就办不成，那个结果就没了，那个真相讲得就不深入细致，讲也不是真为众生得救着急的心、慈悲的心，而是为媒体效应而执著的心。 

还有一点体会是人念一出来，就是碰到戏台为法摆的局面也会错过，失之交臂，5分钟后反应过来，那已是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的历史了。比如：在德累斯顿，第一大报社讲真相时，一推门正好六七个总编、主编正在开周末碰头会，我的人念马上让我退出来了。其实正念强的话，那才是戏台为法摆的众编辑等着大法弟子讲真相的到来。机会不抓住，就只能给秘书小姐一人讲真相了。事后感到正念不足时还不如在车上学法，否则搞出来的都是走过场。正象师父《北美巡回讲法》所说：“你们自己做正的时候师父什么都能为你们做”。 

我人念一强，邪恶就能把很多救众生讲真相的机会从我手中夺走。汉诺威市所在州的州长和德累斯顿市所在州的州长办公室的接待人员都特别认真听讲真相，特别是德累斯顿所在州的州长办公室的那位女士，非常认真地提了许多问题，并说一定转交给这个本就会英文的州长英语的《见证》，还说一定把我讲的真相书面写给州长。 

后来我真看到报纸都说这两个州长迎送魔头，其中我看到德累斯顿所在州州长站在魔头边上的表情，没准儿他读了英语《见证》后，已把他接待魔头前内心的物质场变了。 

德国人对我说，江xx走后德国总理欢迎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好形成鲜明对比，对普京的欢迎和接待是发自内心的、友好的；而江xx是自带欢迎团摇旗呐喊。没有象对普京那样非常友好的场面报道。 

我想“戏台为法摆”的涵义也许不是大法弟子做成了什么或没做成什么，而是做某个项目的整个过程中我们每个人发现了自己的不足，修出更强的正念，修掉更多的人的观念，看清自己与修得好的弟子在学法上的差距。修炼不是给人看的，本质的改变才是真的！ 

我不经过这次修炼我根本不知道我的差距在哪儿，这才是修。同时我感到，只要自己心和正念差不多到一定状态时，总有一件与这状态相符的事出现，然后也总有一件超出这状态的事儿让我修得好苦，让我自己感叹还不行，让我高兴不起来。这时候就只感到唯有学法。 

当然旧势力是见缝插针地找大法弟子有漏的地方，比如学法走神儿，很可能就是正念关键时被杂念，人念贯穿了的原因。现在回想一下就如法上说的这空间的粒子都是贯穿，那不学法和学法走神的颗粒组成时，就肯定思想中没大法的贯穿，都是变异的人念贯穿。 

反思德国这次活动向政府媒体警察局和德国人民讲真相，才是这次正法修炼的特殊意义。他们是那样愿意在这样的关口接待你，听你讲，无论政界，媒界，警界的第一把手或众生都马上放下手中的事，听你讲真相，即便是派代表，那也是众生，他们也愿意在无预约的情况下听你讲，而且过程中也没有少碰到可贵的中国人在途中。 

当你只想到告诉人们下周访问的暴君独裁者是怎样在中国迫害信仰自由时，那时候你的物质场就特别的出乎意外 

当你坚信你己经使那个州长、市长、媒体、警察，以一个了解暴君丑恶嘴脸的变化了的场迎接它时，你会感到大法的威力。当你人念一出时，这一切又都被杂念淹没了。这时候我就停下来，宁愿不去做了，就只有学法。 

哥斯拉的警察一把手，非常认真地听我讲完真相后，问我你真的没有其它意图吗？连问了好几遍，最后走时又问了一遍。我说：我就想让你知道它是怎样迫害信仰自由的。下星期你自己决定你该怎么做。一个没有正义的地方，是对其它有正义的地方的威胁，中国不允许讲真相，在那里报刊、电视、广播全是谎言。所以我去年两个月从巴黎步行走到德国海德堡，为揭露邪恶，今天又为这个开车七，八个小时，累了在车上睡会儿，就为告诉您真相，于是就把最残酷的五个案例讲给他。 

所到之处不求结果就有意外的结果，求结果就没结果。修炼真的很有学问，修无止境。《导航》和新经文《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上的讲法》成了这次行程的唯一法宝。原来在博览会讲真相，总有一种出发前盼“快点到下一周的今天吧”的念头，那是一种很不正的完成这事就完了的人的念头，这次我没有，因为我这次从下午往后的时间全是看《导航》，而且这次是刚从日内瓦交流回来，知道了原来那些盼博览会快完的心，是求结果，太重结果，求写报道的结果，都是人的念，某件事一做就成，一修就步步顺心，那还修什么，就是要在这个难中看自心怎么动，是否金刚不破。 

德国反思 

你说欧洲难吧，赵明以他的超常承受，为爱尔兰政府和人民带来了一个美好的未来；荷兰的学员两年前就三个人，但他们却能使女王为反迫害献计献策，他们却能使荷兰外交部长公开宣布因中国镇压法轮功而撤消访问香港和中国的日程，以示抗议。这都是大法的威力，大法弟子做得正。这才是主角在这场戏中的作用、意义。 

如果我们做得正，做得好，学法真精进，德国政府也许会拒绝邀请魔头，至少也会说，法轮功示威抗议的是你江xx，我们德国政府也没办法，这里不是中国，法轮功愿意怎么做是他们的事。连这起码的公正都说不出，真的问题严重。 

读了师父《北美巡回讲法》，感到师父在上述一系列事件发生之前，让我们读到此文，肯定是有特殊用意的，同时也感到了德国复杂，虽然向内找，但时间已找不回来，加之德国的特殊几个历史事件，也不那么简单，它们都像一个大盖子，使想突破者突不破，真的不知如何溶入世界大法弟子整体正法修炼的步伐。 

有时候都感到与旧势力公开对话非常有用，能非常直接地识破和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比如师父让我们近处发正念，而旧势力这次利用德国这个人间的配角居然把主角挡在远距离之外，不让主角铲除魔首。当然肯定自己有不正处，才能使旧势力钻空子，那么怎么修出这一层，突破这个间隔呢？在德国起诉魔头是一个好的开端吗？请各位同修与我们交流。 

面对邪恶毒害的中国人，反复讲最残酷的例子就行 

这是在向中国人讲真相时不断学《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上的讲法》的最深体会。当然这次读了《北美巡回讲法》，更觉得对某些信真话的底线很低的华人，讲高了，效果反而不好。我现在到哪儿都用那五个最残酷的案例，对方都特别震惊。 

以法为师，只要对众生负责、有利，就去大胆的做 

一次在博览会讲了六天真相，第五天只剩我一个学员时，我已听到许多华人说，你们为什么老追我们呀，在法国追我们，在英国追我们，在洛杉矶追我们，你们累不累呀？于是我反复学《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上的讲法》，最后决定向800多个华人发“抓紧时间向可贵的中国人民讲清真相”这一明慧编辑部文章，大陆展台有二十几个台不收，我就发香港台，台湾台，最后一天大陆台反正要去邻台，串门、聊天，当然也有80多个大陆展台，还是收下了。于是我听到全场各处响起了此伏彼起的朗诵声：“抓紧时间向可贵的中国人民讲清真相”。 

一个学员说，一个会英语的德国警察流泪了，另一个学员说，他不断地向警察讲真相，德国警察双手再碰他时，警察的手是发抖的 

这都说明德国警察并不像中国警察那么邪恶，我也亲眼看到那个女警察听我讲完五个残酷迫害实例后，马上就变了，开始还蛮横想收我的车钥匙，后来我一喊师父，就见她请示他们头儿回来，就象忘了一样，不再提车钥匙的事儿，只听讲真相，还主动说，马上会还给你们护照，仅仅是检查一下。我的横幅被收走四次，每次都因讲真相而使警察态度大变还给我。我坚信：这就是否定旧势力安排的正法实修过程。 

还有几次警察来检查我后车箱，我乐呵呵地对他们说：这已经是第三次检查了，结果一讲真相，他们就不检查了。 

有时候想想这次旧势力也没得到什么呀，反倒使我们以一当十修得更明白，救度的众生更多，没这次旧势力捣乱，哪有那么多警察亲眼见到我们的善行善举？没有这一周的正法修炼，我们也不可能明白好多法理，也不会得到那么多媒体公正的报导。魔头的言行表演，这次德国政界，媒界，警界全了解了它是怎样的丑恶嘴脸。这不是一饱眼福，一举多得吗？这一切都为我们窒息邪恶提供了实据。同时警察们的嘴可没上锁，他们还会去一传十，十传百， 

那位被中国掐住喉咙的女学员，虽然被七，八个德国警察带到了谈话办公室，待她讲完真相后，警察和翻译眼圈内都含著泪。他们说，你走吧，你们集体申请地点就在近处。写到这里，我才突然明白：德累斯顿是派了760名警察，但从学员慈悲善举中恰恰改变了至少760个被邪恶控制、蒙蔽的物质场，这才是法正人心的过程的意义所在。 

谢谢大家给我这样的时间，写稿过程的本身也是修，也是悟。这个过程远比完稿本身更有意义，这就是常人与修炼人写发言稿的区别。 

经常与旧势力对话，能全盘否定其安排 

这次来波士顿，我没想到第二天就能拿到签证，这真是“戏台为法摆”，看你怎么演好主角。我与旧势力对话，“你不给我签证，不让我去美国交流，我会把起诉你利用邪恶迫害法的状子写得更好，你想怎么办，你看着办吧。”同时，我向美国签证处，发出两次书面讲真相的超短信，你不让我去，我也向使馆众生讲完了法轮功的“真、善、忍”是怎么回事，去与不去对我已不重要了。因为起诉的事有效期一个月，没时间了。在不抱希望中等待，因规定911后，10天至六周前提出申请，才有可能批准。结果第二天，领馆就批了签证。这次我又体会到了师父说的“你们自己做正的时候师父什么都能为你们做”(《北美巡回讲法》)。是啊，我们连旧势力的演化、变幻都识不破，我们怎么能达到师父的要求呢？ 

每当和别的学员议论另一个学员时，我也和旧势力对话，“你又看到什么了，我们做得不好，你又有漏可钻了？我知道两人都应该直接向那个人去当面指出来。” 

每当读法犯困时，我也迷迷糊糊很困很困，但一根筋很清醒地和旧势力对话：你是不是又在上面笑话，我不精进了？这时就能有另一面不受旧势力制约。 

再就是一有空，就把讲法录音或录像打开，不给旧势力空间 

不读法时，很累时，我经常这样，一次采取这种方法，听到师父讲：“能吃苦中之苦，这种人很难找”，腾一下我就站起来，明白了很多累的原因。很难找，那我就力争做那个很难找的吧。 

其实德国正法修炼中的许多疑难问题，只要在法理上，很正地与旧势力对话也能破解，否定旧势力的安排 

特此将这些经验与大家交流，真心想告诉功友，有宇宙大法在手，特别是有《北美巡回讲法》在手，在读的基础上，向旧势力发问，向旧势力发出最正的质问。很多旧势力演化的人间障碍，戏中的配角搞得迷惑主角的枝节矛盾，主角与主角的枝节矛盾等等，诸如当前发生的大大小小问题，哪怕疑难问题，都能在对话对程中，在义正词严的质问后破疑！ 

法正，法是金刚不破的，学法后的正气与你发出的质问令邪恶者胆寒 

这样无论第二者，第三者说你什么，你都知道什么是以法为师。识破旧势力的演化标准，演化目的，因为旧势力已经很不纯、很不正了，甚至很邪恶了，通过对话，是很容易戳穿它的。 

加在与旧势力对话的后面的话 

就在我飞波士顿之前，我在那位在魔头面前反复喊“法轮大法好”“修真善忍无罪”“江xx形神全灭”三个口号的女学员家里，看到她那个三岁的心肝宝贝儿子被一种奇怪的烂疮折磨著，流着黄水，也许是因为这是她的弱点，在这病面前她没喊师父，动了人的念，旧势力动不了她，所以找她有漏的地方下手，她在儿子的病上显然没识破旧势力变著花样演化来迫害大法弟子的正信，干扰正念。加上公司业务忙，没时间正点发正念，炼功、学法比别人少了，现在旧势力已经坏到这样了，这不是变相的用王丽萱的儿子来要挟母亲吗？你学法就能对话，揭穿它，铲除它。就能做到另一种走出生死，金刚不破。修炼严肃，你哪儿弱，旧势力就演化出最能功破这个弱点的东西来进攻你。 

(2002年波士顿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发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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